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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繁荣，尤其摄影、电影以及后
来的高端电子信息影像术的产生和传
播，使人类本身的感官性得到了扩张，观
看世界的方式变得更加开阔。

毋庸置疑，影像改变了传统绘画艺
术，使得画家们摆脱了绘画纯写实功能
的束缚，走向了广阔的现代主义形式探
索。在写作中，影像的革命性后果是删
除了传统小说中不厌其详的自然环境、
社会风物、家居背景、人物面貌等的描
写。也就是说，因人们普遍的观看性扩
大，对影像中内容经验及印象的使用，卸
掉和解放了传统小说中构屋架房布局场
景人物衣着外貌等冗赘的包袱，从而让
后来的作家们轻装上阵，催发了现代主
义意义上的小说。

如此，我们看到，沃尔夫、卡夫卡、博
尔赫斯、乔伊斯、卡尔维诺等为代表的现
代主义作家作品中，几乎没有前辈作家
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等为代表的传
统小说中冗长的摄影功能式的静态事物
描述，后来者们将描述之慢转化为一种
叙述之快。

现代主义的小说，更注重形式的可
能性，思考的广度性。小说形式上简洁、
线条、抽象、叙述节奏快，内容上则偏重
探索和思考精神，其文本内在象征隐喻
寓言及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是丰厚的。

图像对文化的影像采集，也改变了写
作的地域特色经营模式。这里先说一个
事实：随着科技的继续发展传播，当今世
界，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的新鲜感和陌生感都被穷尽了，它们通
过各种信息传媒以图像、文字形式向世界
各个角落呈现。世界的经济彼此牵涉，文
化多元交织，意识多元交汇，人类的价值
观正在跳出狭隘，步向整体主义。

所以，在写作的传统中，鲁迅、萧红、
沈从文、福克纳等强制化的地域特色的
写作，正在被更开阔的地域视角所冲
淡。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地域特点
的写作和坚守，也只是成为一种策略，并
不再是绝对的。

在潜移默化的全球化命运滋养中，
一个作家能写中国，外国，地上，天上的
事物，都变得不再奇怪。我注意到一个
事实，没有“生活”的80后，90后作家们，
充满玄幻，虚构中的虚构，象征和想象力
的超地域写作有着强大的鲜活力。而他
们的前辈作家，百科全书式的不乏其人，
这是现实一种，后人站在前人肩膀上。

我注意到，在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人
的笔下以及更多当代作家和艺术家的表
达中，地域特点是比较晦涩和隐约的。
他们广度的全球化视野，已成为对人类
不可分割的整体命运的艺术关照和思
考。像卡佛那样写作的简直和加速叙述
化也是一种倾向，精致的地域特色写作
经营模式在悄然改变。

在当代，地域性写作的坚守，也只有
深度挖掘跳出表象，具有化解现实能力，
深入到真相后，才有可能性，否则是画地
为牢。

被图像改变
的写作
□杨勇

那三间土房，是在一片沙丘上慢慢长
出来的。

这片沙丘在村子里叫沙岗，像一只扣在
桌子上的碗，寂寥在雪水温的东北角。沙岗
上一片墨绿的玉米，一条小路从玉米地穿
过，一垄一垄蹬上去，像爬一条又深又窄的
梯子。梯子尽头，就是河汊口，坐在河边就
可以钓鱼了。沙岗高处的碗底儿部位，多
少年不长秧苗儿，连杂草也不长，光秃秃
的，如同一个谢了顶又心有不甘的脑袋。

早春三月，黑黑的雪尚粘在阴沟里，
父亲开始动工了。他推来一辆独轮翻斗
车，电影里老区农民支援前线的样子，一脸
兴奋地把高岗处的沙土推向周边的坡地，一
趟一趟，夜以继日。我问父亲为啥要跑岗上
盖房子。岗上高，不受水气。父亲轻描淡写
地说，将满车斗的沙土掀向坡下，沙子像泼
出去的水，洒成一片，看不出原来的分量。

父亲用了整整一个春天的时间，把东北
岗上的沙子推出了一片平地。远远望过去，
沙岗不再是一个扣着的碗了，它变成了一个
大圆盘子，四平八稳地扣在了大地上。

转年的春天里，父亲要垒墙了。石头地
基是头年的秋天打下的，像一个放倒在地上
的大大的“目”字，深深嵌在沙岗上，方方正
正。一个“A”型草棚子盖在这栋尚不见身影
的房山头上，算是临时工棚。早上醒来，我
把一摞油饼、一碟煎鸡蛋和一壶凉开水拎到
草棚里，就坐在那儿看盖房子了。

看一个人盖一栋房子，对一个孩子来

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绝望的事。
那个年月，父亲差不多有50岁。
父亲用马车拉来黄土，小山一样堆在

“房”后。这种黄土很粘，吐几口唾液，便可在
木板上拍打出汽车、坦克、轮船和无数战无
不胜的士兵，在阴凉处慢慢晾干，结实而光
滑。我的“看”盖房子的寂寞时光都是在这
些拍打中消磨掉的。我热爱这堆黄土，远胜
过眼前这座虚幻的遥无完期的房子。

没有想到，父亲和我一样，无比热爱这
堆黄土。他从坡下河汊里挑来水，将黄土和
成又稠又粘的大泥，然后将泥浆摔在用木板
钉制的长方形模子里，脱出有棱有角的土
坯。父亲在“房子”四周摆满了土坯，一排又
一排，沙岗上成了列满士兵的战舰，威武而
刚烈。有好坯子，才能盖出好房子，就像有
一副好嗓子，方能唱得一出好戏。

在雪水温，房墙有几种垒法：一种是冬天
里伐下碗口粗的柞木、榆木或者桦木，打成标
尺的柈子，在地基上一层柈子一层泥，直到檐
下，曰柈子墙；一种是秋天里备下成捆成捆的
靰鞡草，满手抓上一把，拧上劲儿，蘸上泥浆，
粗粗壮壮地在地基上盘环，盘叠几层，顺着地
基还要横上两根细木，再浇灌黄泥以牢固，
曰大辫子墙；再一种便是父亲要垒的土坯
墙，这种墙的房子周正美观，冬暖夏凉。

父亲把墙垒到一人高的时候，我看出了
房子的模样，人便活跃起来，在墙根下跑来
跑去，规划着哪里是我的房间，哪里放我的
书桌和坦克。

我问，下雪的时候，我们就能住进新房
子了吧？父亲抱着一块土坯沉想了片刻，
说，下雪的时候才封房盖儿，不能住，太冷。

父亲正在搬弄一个卡凳。他在矮墙的

周围放置了许多“7”字卡凳，凳上铺了一溜单
行跳板，踏上去颤颤悠悠，惊险而刺激。

夏日的夜晚，父亲躺在他的房子里，望
着满天的星斗。我不知道，那些意气风发的
日子里，他都想了些什么。

村子里的孩子三三两两从我家房子旁
边路过。他们扛着鱼杆，拎着蚯蚓罐，毫无
疑问，他们是结伴到河汊口钓鱼去了。

我不能去钓鱼了，我要和父亲盖房子。
我成了随叫随到的小吱使，父亲在跳板上，
我要给他递烟、递火、递水、递家把什。看着
伙计们大摇大摆又幸灾乐祸从河汊口回来，
我懊恼至极，心想，这个房子要是这样盖下
去，我这一辈子都别想去钓鱼了，我的一生，
算是毁在这个房子上了。

过往的大人远远地讥笑父亲，这么个盖
法儿，娶儿媳妇还是来得及呢。父亲嘿嘿嘿
地笑了一会，自言自语道，来得及，来得及哩。

令村里人惊诧不已的是，父亲真的竖起
了雪水温村头一幢油苫纸盖儿的房子。

上房盖儿了，沙岗上站满了观望的人。
父亲腰上挂着一个钉子盒，在房顶上叮叮当
当地走钉，有条不紊。我在地面上手忙脚乱
地为父亲穿钉子帽儿。钉子帽儿是用橡皮大
小的油苫纸做成的，我在一个有漏眼的铁砧
上，把钉子穿到苫纸片里，听到父亲高高在上
地喊，来钉儿！我便猴子一样爬上卡凳，翘着
脚把穿好的钉儿供应给前线的父亲。

在父亲的汗流浃背和人们的唏嘘声里，
我神奇般触摸到了梦想、信仰，以及关于创

造最原始的那份踏实与快乐。
房子盖得很顺利，第三年的秋天，我们

终于住进了沙岗上崭新的房子里。
那天，已出嫁多年的大姐二姐相约着从

婆家回来，帮母亲擦拭玻璃，安顿物件。屋
子里充满了石灰粉清新的味道，以及姐妹们
叽叽喳喳的说笑声。父亲到河汊里下了一
张大网，他要挂一条鱼回来。用他的话说，
住新房子了，弄条大鱼炖上，才对劲儿呢。

父亲顺便在河汊里洗了一个澡。水很
凉，父亲的脑袋露在水面上，嘴里长长地舒
着气，说痛快。十几年后，经过反复的折腾，
我好歹考上了一所大学，也是深秋，我来到
河汊口洗了一个澡。水浸漫着肌肤，像针扎
一样——我忽然感觉到，在了却了一桩心事
之后，站在刺骨的河水里，真是一种大痛快。

我们在沙岗上的房子里一口气住了二
十多年，直到把那个新土房住成了老土屋。
积年的墙泥一层层剥褪，土坯裸在外面，风
雨侵蚀，已看不出一块叠一块的坯子了，它
们无法分割地粘在了一起——那的确成了
一座黄泥拍打起来的实实在在的土屋子了。

父亲在那个房子里度过他的七十岁
生日，他躺在他的土炕上，慈祥着瘪瘪的
腮，微笑着看他的儿女们，他儿女的儿女
们，围着桌子喝酒，打麻将，争吵。一年秋
天，黑龙江涨起了大水，水漫村庄，有人家
的火炕被淹塌，有人家的苫房草被冲走，
我家沙岗的院落却滴水未进。

房子也有它的命。它在人世的沧桑中

渐渐老去。许多年后，我站在远处向那所老
房子望去。父亲盖起那栋房子，当年在我眼
里高高耸起，如今是那样的矮小，萎缩在同
样低矮的一片民舍中间。悠远的天空下，老
屋静卧在那片高高的沙岗上，漂泊在我前生
后世的记忆里，临风沐雨。他的确老了。

二哥盖起了四间大砖房那年，为让父亲
母亲搬过去一起住，自作主张把沙岗土房子
卖掉了。搬家的那天父亲不在，他去沟堂给
果树打叉了。三辆大车，十几号人，七手八
脚就把沙岗搬得空空荡荡，只剩一幢孤伶伶
的老房子，了无生气。

一天下午，父亲出去喝酒，夜晚未归。母
亲打发我们去找，找遍了所有他常去的人家，
不见人影。又去沟堂里看果树的小窝棚里
找，仍没有人。那夜下了很大雨，我和二哥的
车子陷在山路上，搞得两人浑身泥水，怨气冲
天。回到家里已是半夜，父亲仍旧没有回来。

全家人急得要疯掉。母亲担心他醉酒
后睡倒在沟边被淹，一向温和的她咆哮着命
令我们再出去找，死也要把人给找回来。

漆黑的雨夜里，兄弟几人像一群幽灵，
在村里村外游荡，寻找我们年愈七旬的父
亲。天快要亮了，我猛然想起了一个地方，
一路狂奔，跑到沙岗。沙岗的房门虚掩着，
老屋依旧空空荡荡，散发着一种潮湿的气
味。我推开东屋的门，朝着黑黢黢的屋子
说，爸，回家吧。半晌，我听见一个声音在
黑暗里喃喃道，是友儿吧，快进屋，看，这大
雨，咱的房子，一点儿不漏啊！

沙丘上的故事
□韩文友

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从上小学
开始为何那么嗜睡。课间10分钟休息，
也得趴在课桌上眯一觉儿；放学回家后
帮妈妈做完家务，吃过晚饭，就躺在炕上
呼呼大睡，有时连衣服也懒得脱，一觉睡
到次日天光大亮。我奶说：“困了就睡
吧。等你过了 50岁，觉就越来越少了，
想睡也睡不实诚呢。”我奶说得对！

睡不着，我就信马由缰，胡思乱想。
想起自己年少时的志向，想当音乐

家。为什么是这个志向？因为那时我有
当音乐家的条件。

从内部来说，我妈年轻时唱过评剧，
我妈虽然身在业余剧团，但唱得专业。
那时我还没出生。说我妈唱新凤霞“新
派”唱得最像最有味道，是在我记事后我
妈同学甄姨跟我说的。会唱评剧的妈妈
给了我艺术基因。不是吹牛，那时别看
我只有七八岁，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但
我唱歌不跑调儿。对当时那几首人们经
常唱的歌曲，虽然我不识谱，但听几遍就
会唱。不仅会唱，还能用口琴吹出个调
调。就凭这“天赋”，我刚上 14岁，就毫
无悬念地被公社选为广播站业余播音
员、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业余演员。

从外部来看，条件也不错。我爸的
一个同学，比我爸大一岁，我唤他大爷。
他家和我家一样，都住土坯房；他家和我
家一样，不管什么时候进屋，总能嗅到肥
皂的淡淡清香。他家和我家一样，物质
贫乏，物品摆放却很整齐。唯独不一样
的，是这位大爷有一把小提琴，挂在他家
一进屋就可看到的用报纸糊的那面墙
上，发着红黄相间的耀眼的光泽。好像
在长满一片黄花的大地上，一下子蹦出
一枝刺眼的玫瑰，既风光又灿烂。这东
西吸引我经常去他家，使我站在那里长

久地发呆，只是看，不敢摸。偶尔见大爷
面露笑容，我就乘机试探着哀求：大爷，
你拉一曲吧！“你听不懂，拉什么拉！”我
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出他的家门。但
受小提琴的诱惑，我还是管不住自己的
脚，情不自禁地三天两头去他家，用垂涎
欲滴的眼光瞄向小提琴，做着想当小提
琴家的白日梦。我不知道，大爷这把小
提琴是咋来的；我知道，当时我出生的那
个3000多户人家的公社（如今叫镇政府
所在地），别人家是万万买不起这玩艺
的。直到有一天，他家大女儿（与我同
龄，比我早出生四个月）一脸严肃地对我
说：“以后别上我家来了。我爸我妈怀疑
咱俩搞对象！”哎呀妈呀！我才十来岁，
哪知道搞对象啊！再说了，那时我们那
里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封闭，男女娶嫁要
从父母之命、听媒妁之言。别说小孩子，
就是大人自主搞对象，都往往被人耻笑，
甚至在你身后指指点点，说一句“耍流
氓”。我不敢去他家了，真的不敢去了。

我想当小提琴家的白日梦彻底破灭。我
当兵三年后第一次探家，我爸说你那位
大爷年初去世了，小提琴也不见了。我
说，真遗憾！我没有看过大爷拉琴。我
爸接着说，我和你这位大爷相识 50 多
年，我也没看到他拉过小提琴。这次探
家我还知道，他的大女儿没有嫁给搞音
乐的。后来，大爷家另外两个女儿两个
儿子，也都没有嫁娶搞音乐的。

1974 年麦穗微黄、苞米灌浆的时
候，我被校长告知：你被选为公社广播站
业余播音员，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
队业余演员。到1976年底，文艺宣传队
宣告解散。在宣传队，我对一位拉京胡
的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做起想当音
乐家的白日梦。这位看上去50岁左右，
个头高高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胡须
剃得光光的，穿戴整洁，他的行为举止与
别人不太一样。后来我理解，这位老师
身上有一种华贵之气。听我们团长范叔
说，这位老师姓刘，原是山东省某京剧院

的著名京胡演奏家。后来京剧院解散，
刘老师投奔亲属，举家迁移到我的家乡，
进行劳动改造，以便日后脱胎换骨。刘
老师说我“具备京剧老生演员的基本素
质，值得好好培养”，就给我“吃小灶”。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和训练下，我终于登
台表演，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唱段《誓
把反动派一扫光》唱得有点儿像原唱，得
了奖，一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扉页上
写有“大学小靳庄，唱得满天红”几个歪
歪扭扭的钢笔字。这可是我平生得到的
第一个社会奖励，况且那上面印有公社
革委会的大红印章。所以，尽管我还不
知道小靳庄是个什么地方，又为什么向
它学习，但还是如获至宝，很郑重地揣进
小棉袄里兜，紧贴心脏。我妈最高兴，晚
饭给我煮了一枚鸡蛋，算作家庭奖励。
往后，我继续学唱京剧，没啥进步，倒对
京胡有了兴趣。不知为啥，在我眼里刘
老师拉京胡的架势非常带劲，京胡所有
部件好像是从他身上长出来似的，演奏
起来十分娴熟。他拉弓子，不是在拉，像
在拽；他按琴弦，不是在按，像在弹。那
美妙的琴音，不是从我的感官系统进入
的，像从头盖骨敲进来的。几十年过去
了，这种感觉至今还有。所以我说，京胡
美妙的音色我用头顶能充分感受，耳朵听
音倒列其次。欣赏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
摇首拍膝。刘老师看出了我对京胡兴趣
浓厚，就要教我学拉。他对我说：“唱京剧
的人很多，干这一行，将来难以出人头
地。拉京胡的人不多，你要是学好了，准
能有出息。”可是，我家买不起京胡。再
后来，刘老师故去了，我去当兵了……

日子过得真快呀！再过两年，我 60
岁啦。想当音乐家的往事，连同年少时
萌发的所有理想志向，统统尘封于历

史。年轻有年轻的激情，年老有年老的
稳重。年轻人过于稳重，那叫老气横秋；
老年人过于激情，那叫神经错乱。年轻
时作文，好在形容词和成语上费思量、绞
脑汁，聚拢一大堆华丽辞藻，看上去好像
挺有才，实则言之无物。如今为文，才知
道那些朴实的“大白话”才是“人话”，简
洁生动，表达准确，便于理解。

年轻有年轻的志向，年老有年老的
理想。虽然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距离，
且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自己的
理想，但人不能因此而没有理想。没有
理想就会失去人生的正确方向，就会暗
淡生命之缤纷色彩。倘若问我现在有什
么理想，我一时还真的说不清楚，说不清
楚的是大道理，能说清楚的是最简单也
最管用的“大白话”，这就是：做人，往实
了做。无一日敢懈怠，无一日敢马虎。
绝不溜须拍马，绝不马首是瞻，绝不虚头
巴脑，绝不咋咋呼呼。活出个“自我”给
自己看；工作，往好了干。对得起良心，
对得起工资。属于自己该干的，绝不推
给别人；能当天完成的，绝不拖到明天；
处事，内存自知之明，外听逆耳之言。绝
不妄自菲薄，绝不妄自尊大。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就是余
生，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所以，才应
该过好每一天，活出快乐，活得有滋有
味。真正快乐的人，并不是在生活中到
处寻找快乐的人，而是把生活本身变成
快乐的人。

这样想着，困了，眼皮打架，睡吧。
做了个梦，梦见千里之外的我那两盆文
竹，四个月来在亲属精心侍弄下长得蓬
头蓬脑，活像两把绿油油可爱的小伞。
亲属问我，要不要修剪一下？我说，不
用，只管任它们自自然然地成长好喽。

我想当音乐家
□郑军

择一事，爱一生。这可能就是青年
雕塑家李平的写照。从城市雕塑到把目
光聚焦到抗联英雄雕塑上，一凿一刀雕
刻着时光。十年，不短的时间，《赵尚志
将军》《夏云阶将军》《冷云碑》等 100余
座抗联题材作品、一座座抗联指战员们
的雕像成组成群，就像丰碑屹立在英雄
们战斗于斯、长眠于斯的黑土地上。

日前，笔者来到佳木斯市见到了“为
抗联英雄塑像”的李平。

李平站在佳木斯市创业孵化园“李
平雕塑艺术工作室”门口，看起来像一个
在校实习的大学生，淳朴实在的样子似
乎就是邻家大男孩。推开工作室的大
门，当他和眼前那组雄浑悲壮的《东北抗
联千里西征》雕塑作品“融合”在一起的
时候，才能体会，他的朴素中蕴藏着执
着，谦虚中浸透着自信。

2008年，23岁的李平从北京回到故
乡佳木斯市，成立了李平雕塑工作室，同
时注册成立了佳木斯市东极丽景景观雕
塑艺术有限公司。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
推算，2001年入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
塑系，2003年第一件代表作品大型壁画
《阳光》系列在北京面世，2003年成为中
央美院雕塑工程部实习生，2006年雕塑
设计作品《同一个世界共一个梦想》获北
京奥运国际雕塑征集佳作奖，《射》获得
优秀奖，《大中华》获得集体一等奖。从
16岁到23岁，7年的时间，李平完成了学
业，创办了公司，独立和合作完成了上百
件雕塑作品。他完成了一个少年从家乡

启程，在北京求学奋斗，满怀理想重回家
乡的成长历程。也是在这样的梳理过程
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一个雕塑艺术人才脚
踏实地的成长之路。李平说，跟别人比，
自己从来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如果一定
要说，那就是自己肯定比其他人勤奋。

回到家乡的李平，开始用更多的时
间来研读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从
工艺上的匠心到思想上的确立、情感上的
投入，让雕塑作品和城市的历史文化气息
相融合，让雕塑作品和这座城市的脉搏同
频跳动，成为城市之眼，家乡之魂。

2008年，佳木斯市沿江十里景观带
东段建设知青广场，面向社会征集“知青
广场”的雕塑设计方案，80后的李平，能
否理解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担起知青
广场这样复杂的主题雕塑设计？他每天
放着知青时代的歌曲，翻看知青文学作

品……那些在歌曲和文字中流淌的思路
最后汇集到一起，一头倔强的垦荒牛出
现在他的设计图上，《开创新时代》诞生
了。该方案通过审查后，一个更具有挑
战性的问题出现了，全国知青代表将汇
聚佳木斯参加首届知青节，同时要观摩
知青们捐建的知青广场。留给李平这座
15米高的不锈钢、大理石、铸铜混合材
质的雕塑建筑的施工时间只有 45 天。
因为运输问题，他不得不一再调整施工
方案，把石材从北京运到佳木斯施工现
场加工制作。自此开始，李平每天早晨
4点准时带着50多个石刻工人在现场雕
刻，每天工作14个小时。经过40天的努
力奋斗终于全面竣工。李平和他的团队
得到社会业界的认可，作品获得当年建
设部全国城市雕塑工程项目年度大奖。

同年，佳木斯市政府面向社会征集，

赠予友好城市——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
克市的雕塑方案，李平设计的象征着中
俄两国睦邻友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
结》方案中标，得到中俄各界人士的高度
评价，这件作品至今屹立在哈巴罗夫斯
克市中心广场。

2012 年，李平完成了大型雕塑《抗
日英雄冷云》的创作，抗日英雄故事《八
女投江》中指导员原型冷云的故乡是佳
木斯市桦川县。这部作品高 4.5米，宽
18米，材质为花岗岩，人物为胸像造型，
底座为水纹造型，寓意冷云精神融入了
这片土地和江水，后面浮雕为八女投江
的场景，英雄冷云神情坚毅，视死如归，
再现了当年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情
景。这幅作品屹立在桦川县沿江公园冷
云广场，已经成为当地著名地标。这部
作品让英雄女儿魂归故里，成为故乡亲

人凭吊瞻仰英雄女儿的寄托。
2017 年 9 月，李平组建了 6 人的创

作小组，10人的资料小组，历时半年时
间，完成了架上组雕《抗联千里西征》的
创作，获得省委宣传部文化产业扶持基
金 50万元，作品画面中呈现了士兵、将
军、老百姓等 120余人，有 9组故事贯穿
其中，再现了完整宏大的战争场面。

目前，李平正在全力投入《抗联千里
西征》大型石材组雕作品的创作，这套大
型雕塑是原架上雕塑《抗联千里西征》的
扩大版，其中最大的一座长 50米，高 14
米，全部作品预计在 2020年完工，2019
年4月份开始安装该项目的第一组。这
套设计方案得到了社会资本的投资，整
体投资达 2千万元，即将落户在汤原县
国家原始森林公园。

2009 年至今，李平创作了《汤原会
议》《赵尚志将军》《夏云阶将军》《冷云
碑》等100余座抗联题材作品。

李平说，10年的时间，他几乎把全
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抗联题材作品的创作
中，抗联题材已经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
他要带领团队深入挖掘东北抗联先烈的
事迹，把那些遗失在历史一隅的抗联英
雄们都做成雕塑，让更多的人知道抗联、
了解抗联、传承抗联精神。今年是建国
70周年，他要以一座免费公益的、占地
3000平方米的抗联雕塑展馆向祖国献
礼，同时要把自己多年来创作的抗联作
品微缩版展示出来，通过展览、展示等活
动来推动抗联文化的传承。

以英雄的名义“塑”说“雕”琢
□徐亚娟 陆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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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快乐的人，并不是在生活中到处寻找快乐
的人，而是把生活本身变成快乐的人。

他要把那些遗失在历史一隅的抗联
英雄们都做成雕塑，让更多的人知道抗
联、了解抗联、传承抗联精神。

在父亲的汗流浃背和人们的唏嘘声里，我
神奇般触摸到了梦想、信仰，以及关于创造最原
始的那份踏实与快乐。

《
老
屋
》

水
印
木
刻

于
承
佑

《
东
北
抗
联
十
一
将
军
》
架
上
雕
塑

李
平


